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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昆

說
：
﹁
相
聲
要
火
！
﹂
這
既

不
是
老
調
重
彈
，
也
不
是
為

了
逗
笑
而
講
的
誇
張
之
詞
，

相
聲
在
世
界
上
的
確
受
到
愈
來
愈
廣
泛
的
歡
迎
，

各
地
的
相
聲
俱
樂
部
也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出
現
。
過

去
比
較
知
名
的
同
類
俱
樂
部
大
多
集
中
在
北
京—

包
括
德
雲
社
、
嘻
哈
包
袱
鋪
、
北
京
周
末
相
聲
俱

樂
部
在
內
的
團
體
，
都
帶
給
了
聽
眾
們
許
多
幽
默

享
受
。
但
這
種
表
演
方
式
是
不
是
只
會
火
在
北

京
？
他
顯
然
不
這
樣
認
為
。

﹁
一
九
八
二
年
開
始
，
我
就
來
香
港
演
出
。
在

這
裡
表
演
，
節
目
也
都
是
從
北
方
的
相
聲
轉
變
過

來
。
﹂
粵
語
相
聲
早
在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末
便
已

移
植
香
港
，
初
期
的
段
子
都
改
編
自
北
方
，
後
來

有
了
像
黃
俊
英
加
楊
達
這
樣
地
道
的
粵
語
區
本
土

組
合
，
相
聲
再
也
不
會
令
人
感
到
陌
生
。
而
香
港

本
地
的
語
言
類
節
目
，
更
結
合
了
脫
口
秀
式
的
西

方
風
格
，
題
材
辛
辣
大
膽
、
諷
刺
社
會
制
度
的
不

公
與
抒
發
民
間
的
情
緒
時
，
也
更
直
白
而
不
受
拘

束
。
這
一
點
，
恰
恰
是
姜
昆
認
為
相
聲
在
香
港
會

火
的
原
因
。
﹁
一
國
兩
制
﹂
的
開
放
環
境
下
，
能

愉
悅
大
眾
的
藝
術
，
愈
是
百
無
禁
忌
，
愈
會
吸
引

人
們
視
聽
。

而
他
也
為
粵
語
觀
眾
炮
製
了
許
多
植
根
於
語
言

差
異
的
優
質
笑
料
，
專
門
針
對
廣
東
話
與
普
通
話

間
的
語
詞
區
別—

—

﹁
看
﹂
在
這
裡
叫
﹁
睇
﹂
，

﹁
找
﹂
則
叫
﹁
看
﹂，
兩
種
語
言
間
的
讀
音
、
諧
音

差
異
，
經
過
相
聲
大
師
的
演
繹
，
令
人
捧
腹
不

已
。
而
新
成
立
的
相
聲
協
會
，
更
令
許
多
年
長

的
、
身
在
香
港
卻
只
會
北
方
語
言
的
人
感
到
親
切

認
同
，
屬
於
家
鄉
的
笑
聲
頓
時
溫
暖
感
官
，
幾
乎

不
用
再
多
做
渲
染
，
他
們
已
能
感
同
身
受
。

相
聲
最
大
的
特
徵
便
是
兼
具
諷
刺
性
與
娛
樂

性
，
令
老
百
姓
產
生
共
鳴
。
姜
昆
認
為
，
﹁
諷
刺
﹂

恰
恰
適
合
於
香
港
寬
鬆
良
性
的
民
主
氛
圍
，
愈
諷

刺
人
們
愈
愛
聽
，
愈
諷
刺
愈
能
帶
動
整
門
藝
術
發

展
。
三
十
年
來
，
他
來
過
這
座
城
市
數
十
次
，
因

而
能
深
刻
體
會
到
﹁
一
相
也
能
二
制
﹂。
在
節
目
編

排
上
，
地
域
之
別
從
未
成
為
阻
礙
，
反
而
因
為
甚

麼
都
敢
說
，
激
發
出
更
大
的
創
造
力
。
在
內
地
講

起
來
會
略
顯
前
衛
的
題
材
，
放
在
這
裡
剛
好
合

適
。
譬
如
他
曾
在
香
港
模
仿
國
家
領
導
人
講
話
的

幽
默
段
子
，
周
恩
來
、
華
國
鋒
、
葉
劍
英
等
風
雲

人
物
的
談
吐
姿
態
，
被
他
演
繹
得
惟
妙
惟
肖
，
大

受
本
地
觀
眾
歡
迎
。

所
以
在
姜
昆
以
語
言
建
構
的
笑
聲
世
界
中
，
語

言
從
來
都
可
以
成
為
隨
機
應
變
、
衍
生
創
意
智
慧

的
好
幫
手
。相

聲
：
一
輩
子
的
事
業

﹁
人
的
身
份
都
不
相
同
，
有
學
生
、
演
員
、
知

識
分
子
，
而
我
，
本
人
的
身
份
本
來
是
農
工
。
﹂

姜
昆
的
幽
默
，
只
是
為
了
說
明
一
件
事
：
﹁
我
能

走
到
今
天
，
完
全
是
因
為
相
聲
。
相
聲
，
給
了
我

一
切
。

社
會
地
位
、
知
名
度
、
成
就
感
，
這
些
繁
華
盛

名
全
部
源
於
他
一
生
精
心
投
入
的
事
業
。
與
大
多

數
職
業
不
同
的
是
，
他
從
事
的
職
業
，
核
心
目
標

是
逗
人
發
笑
。
但
事
實
上
，
工
作
之
外
的
姜
昆
，

並
不
是
個
無
時
無
刻
都
會
一
派
樂
觀
的
人
，
相
反

他
稱
自
己
有
很
強
的
憂
患
意
識
，
更
和
普
通
人
一

樣
，
會
有
悲
觀
、
失
落
等
與
﹁
笑
﹂
無
關
的
情

緒
，
但
他
看
得
最
通
透
之
處
，
也
恰
恰
是
喜
與

悲
、
笑
與
淚
之
間
的
矛
盾
與
相
互
依
存
。

逗
人
笑
的
喜
劇
，
看
似
不
像
悲
劇
那
樣
，
充
滿

哀
傷
，
但
冷
靜
下
來
去
思
考
，
便
會
發
現
其
中
有

吊
詭
的
地
方
。
按
姜
昆
的
話
說
：
﹁
喜
劇
就
是
將

所
有
東
西
看
透
，
看
透
表
象
後
再
將
其
背
後
的
真

相
撕
開
來
，
讓
觀
眾
和
自
己
一
起
看
透
。
﹂
至
於

效
果
，
樂
與
不
樂
，
完
全
在
於
觀
眾
。
這
樣
一
種

過
程
，
講
來
輕
鬆
，
但
實
質
卻
包
含
㠥
常
人
難
以

想
像
的
難
度
。
只
有
品
味
出
生
活
最
深
刻
智
慧
的

人
，
才
能
從
淚
中
咀
嚼
出
笑
的
辛
酸
，
而
作
為
相

聲
藝
術
家
，
姜
昆
幾
十
年
如
一
日
在
做
的
，
正
是

這
種
在
巨
大
矛
盾
中
獲
取
創
造
力
的
工
作
，
他
說

那
過
程
中
有
痛
苦
，
但
更
多
的
是
對
自
我
的
不
斷

挑
戰
。

儘
管
日
常
生
活
中
，
他
也
是
個
樂
觀
之
人
，
但

心
底
盤
桓
的
最
大
憂
慮
，
則
事
關
事
業——

他
總
擔

心
相
聲
走
入
低
谷
，
也
總
認
為
自
己
還
可
以
帶
給

觀
眾
更
多
、
更
廣
闊
的
笑
聲
世
界
。

攀
登
藝
術
象
牙
塔
的
高
峰

坊
間
近
幾
年
對
他
最
深
的
誤
會
，
便
是
關
於

﹁
反
對
德
雲
社
﹂
的
以
訛
傳
訛
，
但
其
實
他
只
是
對

相
聲
所
使
用
的
語
言
，
保
有
一
種
態
度
、
一
條
底

線
而
已
。
更
少
人
知
道
，
當
年
德
雲
社
默
默
無
聞

時
，
姜
昆
正
是
最
早
給
予
扶
持
和
協
助
的
前
輩
之

一
。
他
對
語
言
藝
術
中
所
牽
涉
到
的
內
容
，
有
自

己
的
判
斷
標
準
，
﹁
任
何
人
如
果
將
性
、
或
者
一

些
低
級
趣
味
的
笑
話
拿
到
㟜
面
上
說
，
我
都
不
高

興
，
對
所
有
人
都
一
樣
，
我
不
喜
歡dirty

w
ords

。
﹂

台
下
大
家
一
笑
置
之
便
罷
了
，
但
在
非
常
正
式
、

莊
重
的
場
合
談
一
些
不
合
時
宜
的
話
題
，
他
認
為

這
不
符
合
藝
術
的
美
學
標
準
。
﹁
中
國
人
信
奉
禮

樂
文
明
，
曲
藝
也
是
禮
樂
中
的
一
部
分
，
所
以
我

對
它
有
要
求
、
有
堅
持
。
﹂

但
凡
舞
台
上
的
表
演
工
作
，
都
會
被
人
以
﹁
紅
﹂

與
﹁
不
紅
﹂
去
進
行
評
判
。
﹁
人
們
常
說
演
員
是

有
高
峰
期
的
。
但
像
我
這
樣
的
軌
跡
走
過
來
，
就

算
從
頂
峰
跌
下
來
，
也
不
會
跌
得
很
深
。
﹂
姜
昆

有
這
樣
深
厚
的
自
信
，
源
於
他
的
保
守
，
也
源
於

身
為
一
個
傳
統
曲
藝
工
作
者
，
身
上
保
留
的
一
些

穩
紮
穩
打
的
堅
韌
。
﹁
不
管
社
會
怎
樣
評
價
正

統
，
但
我
認
為
人
要
有
自
己
的
信
念
。
﹂
相
聲
是

他
一
輩
子
所
相
信
的
東
西
，
按
他
的
話
說
，
攀
登

藝
術
象
牙
塔
的
高
峰
之
途
，
對
他
而
言
，
永
無
止

境
，
﹁
一
輩
子
也
演
不
夠
。
﹂

﹁
這
是
我
認
為
正
確
的
人
生
道
路
。
﹂
只
要
他

的
人
生
還
在
繼
續
，
說
相
聲
的
使
命
便
會
繼
續
。

而
只
要
相
聲
還
有
觀
眾
，
相
聲
也
不
會
消
亡
。

正
如
他
在
兩
會
所
強
調
的
，
文
化
需
要
有
多
元

創
造
力
。
任
何
事
物
都
不
該
是
一
潭
死
水
，
真
正

活
躍
的
劇
場
一
定
不
只
是
專
業
人
才
施
展
的
舞

台
，
他
認
為
最
理
想
的
狀
態
是
全
民
參
與
，
大
學

生
可
以
參
加
，
才
剛
學
過
相
聲
的
愛
好
者
也
可
以

來
一
試
身
手
，
這
樣
的
環
境
才
是
良
性
利
好
的
。

﹁
多
元
的
含
義
，
就
是
不
同
文
化
之
間
要
有
碰
撞
，

不
同
階
層
都
可
以
展
現
出
活
力
，
而
不
是
將
創
作

形
式
固
定
在
一
個
戰
車
上
。
﹂

民
間
的
智
慧
，
永
遠
生
生
不
息
。
他
更
認
為
當

下
內
地
的
相
聲
表
演
界
最
該
杜
絕
﹁
光
聽
掌
聲
、

不
見
笑
聲
﹂，
如
果
作
為
一
門
逗
人
笑
的
藝
術
，
不

能
生
產
歡
笑
，
只
有
程
式
化
的
表
演
模
式
自
作
姿

態
，
且
無
法
汲
取
民
間
生
活
中
的
創
意
，
那
麼
相

聲
也
會
喪
失
它
本
來
的
意
義
。
他
說
，
相
聲
的
秘

密
不
只
是
讓
人
哈
哈
一
笑
，
更
有
它
獨
特
的
藝
術

魅
力—

—

相
聲
就
是
來
源
於
生
活
之
樂
的
最
佳
寫

照
。
他
留
意
到
今
年
的
奧
斯
卡
男
配
角
得
獎
者
、

八
十
二
歲
高
齡
的
克
里
斯
多
弗
．
普
盧
默
領
獎

時
，
機
智
幽
默
地
對
到
手
的
小
金
人
說
：
﹁
你
才

比
我
大
兩
歲
，
這
麼
多
年
你
去
哪
了
呀
？
﹂
姜
昆

認
為
人
們
平
時
會
忘
記
許
多
看
過
的
電
視
節
目
，

但
這
樣
令
人
記
憶
猶
新
的
精
彩
片
段
，
卻
一
定
難

以
忘
掉
。
因
它
正
是
以
簡
練
語
言
，
傳
遞
出
了
人

生
滄
桑
沉
浮
的
大
智
慧
。

相
聲
，
同
樣
如
此
，
一
切
人
生
智
慧
，
皆
付
笑

談
中
，
方
才
是
令
人
最
難
以
忘
懷
的
至
高
境
界
。

相聲人生
相聲為我這一生增添了多少光彩，開

拓了多大的用武之地，結交了多少志同
道合的藝友，奠定了多麼牢固攀登事業
巔峰的基石，恐怕我自己都數不清，道
不盡。我得益於相聲。
人們需要清新、高雅、健康的笑聲，

人們希望一件藝術品有感人的魅力，有
啟發人的力量，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我
們的相聲和其他文藝作品一樣，有教育
人民的作用。
我沒想到我在從事專業兩年以後，就

被選為中國曲藝家協會的理事；我更沒
想到一轉眼我被選為全國文藝界的代
表，參加了十年浩劫後首次召開的、具
有歷史意義的全國第四屆文代會。幾年
以後，我又被選為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
席、書記處書記，又當上了中國廣播說
唱團團長，而且一當當了十年。我是個
小人兒，被戴上了一個又一個「大帽
子」，有時候遮得連自己都快弄不清自
己長甚麼模樣了。
我想我應該開闢更寬的道路供自己行

走。以自己的創作為主，以別人的創作
為輔，這樣不就能滿足社會對我們日益
增長的要求了嗎？

笑的智慧
誰不喜歡快樂，誰不願意歡笑，每次

演出望㠥觀眾愜意的笑臉，我不止一次
這樣思索過。想笑，簡直太容易了。在
冰上溜出一個大跟頭，有人捂㠥嘴會

笑；嚴肅的場合，不留神說了一句很不恰當的詞，大
家嘻嘻要笑；扯謊者不能自圓其說，人們嘲笑；無理
者振振有詞，群眾譏笑。
有的事，讓人一笑了之；有的事，讓人笑後自覺失

態；有的笑完能引以為戒；有的在笑聲中就能勾起浮
想聯翩⋯⋯暢懷的酣笑，悄然的微笑，勝利的自豪，
相逢的喜悅，大千世界有生活的地方，準有笑。
冥冥塵世，芸芸眾生。我一個凡夫俗子也沒甚麼更

大的抱負，只覺得我生就個歡樂的性格，喜歡自己高
興，也樂意瞧人家開懷。既選定了幽默事業為終生職

業，就應該不遺餘力地為這個世界尋找和創造歡樂。
至於別人說甚麼，咱們就認命，不太放心裡去就是
了。在探尋的過程中，能揀到甚麼「洋落兒」，那就屬
於「摟草打兔子」的性質。

笑得更好
英國的經濟學家帕金森先生，曾經把他所熟悉的英

國制度下官場嚴肅的制度，作了一個詼諧的統計和分
析，寫出了反映官場病的諷刺著作—《帕金森定
律》。我沒有這樣出眾的頭腦和文筆，不過我想反其
意，把每天見到或聽到我相聲一個勁笑的夥伴們，作
個嚴肅的分析，從而來找我自己的答案，使他們笑得
更好。
你快樂不一定讓大家都得懂，不一定非有個為甚

麼。我告訴我自己：你千萬不能自己覺得自己老了，
那樣會未老先衰。保爾在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
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我回首往事的
時候，就想快樂的事，想讓自己高興的事，絕不找不
痛快。不痛快的事過去有了，現在不想；現在有了，
不去琢磨；將來無論如何也不讓它發生就是了，努力
嘛！

笑談
當名人是個挺樂的事。過去，我在北大荒的時候學

了一句俏皮話：「屎克郎變唧鳥兒（知了）—— 一步
登天」。當我過去的夥伴見面對我說：「呵，姜昆，你
了不得啦！我們這幫人就你混壯了，你怎麼弄的？」
他問我「怎麼弄的」，這方法實在難以用語言形容，所
以我就用上面這句俏皮話兒回答他。

身在國外
我一直望㠥那永無盡頭的燈火。飛機一往下扎，遠

處的燈火更密集了，而近處的燈火則顯得有些孤單。
我想，我們的留學生，遠離家園，遠離祖國，也許是
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向心力更強、更有凝聚力。可
別因為他們誇了西方的國家而認為他們沒有愛國的
心，祖國的每一點進步都會引起他們驕傲的淚花在臉
頰上淌掛。我真願他們的心靈之光芒聚些再聚些！我
堅信，因為他們身上已經蘊藏了一部分能夠引起巨變
的能力。當他們也像點點燈火重新撒在哺育他們成長
的大地上時，那麼，我們不愁我們祖國的上空看不到
那光的神奇世界。我們那麼幅員遼闊的祖國大地上，
有一天全都點亮了燈火，這比我在美國看到的可要壯
觀得多！
編按：以上所有內容節選自姜昆著作《笑面人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
日
前
的
兩
會
上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中
國
文
學
藝
術
基
金
會
副
理
事
長
姜
昆
，
特
別
強
調
了
文
化
遺
產
對
一
個
民
族
的
寶
貴
之
處
，
做
了
大

半
生
相
聲
工
作
，
他
格
外
懂
得
創
意
對
於
文
藝
創
作
的
重
要
性
。

相
聲
作
為
民
間
的
說
唱
曲
藝
，
最
講
求
扎
根
民
間
、
扎
根
於
民
族
文
化
中
的
豐
富
想
像
力
。
對
姜
昆
而
言
，
文
化
沒
有
﹁
草
根
﹂
與
正
統
之

別
，
只
要
有
創
意
智
慧
，
便
可
以
吸
引
觀
眾
，
使
整
個
文
化
事
業
發
展
得
更
蓬
勃
。
這
也
是
他
此
前
來
港
與
知
名
投
資
銀
行
家
胡
野
碧
共
同
創
辦

香
港
相
聲
俱
樂
部
的
宗
旨
。
該
俱
樂
部
暨
香
港
姜
昆
笑
友
會
於
三
月
正
式
成
立
，
並
計
劃
未
來
安
排
固
定
的
相
聲
演
出
，
令
香
港
觀
眾
可
以
感
受

到
這
門
地
道
北
方
語
言
藝
術
的
深
遠
魅
力
。
而
對
於
以
相
聲
為
事
業
、
為
人
生
最
重
要
部
分
的
姜
昆
來
說
，
從
事
這
門
深
受
人
們
喜
愛
的
表
演
事

業
，
又
在
心
底
積
累
蘊
藏
了
哪
些
感
受
？
這
次
我
們
便
走
進
他
的
笑
聲
世
界
，
一
探
究
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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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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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略
姜
昆
的
語
言
智
慧

—

智
慧
皆
付
笑
談
中■姜昆：「我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因為相聲。相

聲，給了我一切。」

■姜昆說：「相聲要火！」

姜昆


